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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前几天收到毛时安的新著《结伴而行——海上人物剪影》。
“和我相遇、邂逅的人们，是那么多，那么多！多得就像满天的星
星。是的，他们多得像星星一样，闪烁在属于我的夜空里。他们每
个人都是意蕴无穷解读不完的一个故事一个传奇，都是一片迷
人的风景。他们没有来由突然闯进了我的视野我的生活……”毛
时安在这本书的序里这样写的，一点没错，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就
这样与他相遇了，碰撞了，摩擦起电了，发生了故事，形成了新的
思想和观点。比如巴金、柯灵、王元化、陈伯吹、白桦、蒋孔阳、贾
植芳，还有张光年、马烽、玛拉沁夫、王蒙、邓友梅……以上是文
学界的，文艺界的似乎更多，比如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吴子
牛、黄建新以及画坛上的贺友直、程十发、沈柔坚、杨可扬、方增
先、陈佩秋、肖锋、俞晓夫、忻东旺、徐芒耀等。这些名流身上都有
故事，与大时代有关，与上海有关，有些私密性很强，强到随便一
说就是“十万加”，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故事越来越逼近真
相，或者相反，可能越来越像小说电影。不过毛时安不喜欢讲别
人已经讲烂了的故事，他着重于个人的体验，观察或考证，从场
景到对话，折射出时代的变化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展开。他是带着
评论家的眼光来审视人与时代的关系，审视人与历史的纠结。

“在一个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曾有那么多优秀的人、平凡的人
和我结伴而行。”毛时安在序里这样强调，而这，正是我格外关注
的内容。毛时安如果只与名流结伴，那么他顶多也就是“傍大
款”，想成为这个时代的名人；现在他愿意、或者说执意与许许多
多平凡的人结伴而行，那么他就成了这个时代一个“了不起的群
众”（不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毛时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这是需要情怀和信念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有不少知识分子本是穷人出身，一开
始还能替群众说说话，后来在资本的诱惑下，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了资本的代
言人和化妆师。这种人是没有情怀和信念的。毛时安是一个有情怀和信念的知识分
子，一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评论家。平时，他密切关注文化界的动向，但其
实他的视野很宽，小到街头巷尾，大到市政建设，他都会发表很有见地的议论。在这本

《结伴而行》中，他热情洋溢地写到了一批文化界名流。如他对作家赵长天的怀念，刻骨
铭心而冷静克制地记录了一个“好人的心跳”，那份艰难岁月极为内敛的情感以至于让
排版的年轻编辑都流下了眼泪。他写的是作家，同时也是对一个逝去时代的追忆。值
得注意的是，他写到了一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比如他的同学胡昌龙，在那个荒谬的
时代，一起指点江山，一起忧国忧民，一起议论时政，后来各奔东西，套路与许多人
一样，奋斗，成才，胡昌龙也有了一份安稳的机关工作，“他生了好几场大病，心肌梗
塞，还安装了支架，但每次碰见，依然笑得那样灿烂”，前不久胡同学得了癌病，毛时
安及时探望，发现老同学精神饱满，脸色也不错，表现出那一代人的意志与人生态
度。胡昌龙似乎没什么大起大落的人生故事，但这正是许多人的命运轨迹，在毛时
安笔下却有了一篇小说的节律与情绪以及哲学意味。再比如他遇到了一位同样平
凡的中年妇女，是他老家的邮递员。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毛时安与大多数不愿
投身运动的青年人一样，百无聊赖，等待着中学毕业后的工作分配，正在这个时
候，那位邮递员送来了一份招工通知。照理说，招工通知是有关单位签发的，她只
是个微笑着的信使，但是毛时安还是十分感激地记住了她。10年后，她又给毛时
安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4年后的工作通知书，又是她交到毛时安手里的。“虽然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人生的重要关头，都和她联系着，都和那双传送过数以万
计的信件的手联系着。我想这双普通的劳动者的手，曾给一个地区的人们送达过多
少决定着他们命运的通知。”就这样，一个叫不出名字的普通女工，在关键节点上
给了毛时安莫大的安慰与欣喜，毛时安今天又通过他的温馨文字，给了成千上万
个普通人以极大的关爱和感念。这里面传达的并非是“缘分”这类的廉价的概念，而
是“情怀”，这一在当下显得相当稀缺的精神资源。

这本书还收录了毛时安写于20多年前的一篇散文，故事中的女孩经由上海电视
台《我想有个家》播出后进入毛时安的视野。当时这个女孩才16岁，因为家庭缘故，过
早地承担起照顾因病卧床的母亲的重任，也因此，她几乎享受不到同龄人都能轻松
享受的一切，不过她在学习上特别努力，成绩绝对优秀，“她人生的全部要求只是要
一个能独自歇脚、学习，舔一舔自己伤口的家”。当然，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很难解决所
有问题，只能提醒全社会的关注。毛时安由此想到更多，他肯定了女孩的天赋、孝心
以及刻苦学习的精神，映射了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他以文字的力量来深化这
一主题，起到了更大的传播与启示作用。《天涯有个断肠人》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毛
时安写到了一个从未谋面的朋友，其实是朋友的朋友徐日清，毛时安此前只在微信
朋友圈里知道他，经常读到这个名叫“萧楼”的朋友写的文字，他写了很多上海杨浦
区的路、人、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浦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因为萧楼
的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字，那些带着人间烟火气的文字，让我飞回到童年的梦中，飞
回到油烟升起的锅台边。”特别有价值的是，萧楼的文字记录了近20年里杨浦区的
巨大变化，为大上海的变迁留下了文字与感情记忆，承载着许多人的乡愁。偏偏毛
时安在“从前慢杨浦”这个群里看到萧楼去世的讣告，也因此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叫徐日清。徐日清的遗愿是将自己的博文编个文集，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这个
遗愿可望实现。进入最后环节，朋友请毛时安提个字放在书前表达一下。毛时安义
不容辞，饱含感情、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表达了对于作者和养育过自己的老工业区
的情感。正因为毛时安愿意与小人物结伴同行，在关键时候帮他们一把，为他们喊一
嗓子，所以他的朋友越来越多，也才能与他们《结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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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散文集王跃文散文集《《喊山应喊山应》：》：■新作聚焦

一个一个““顽固顽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自白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自白
□□贺绍俊贺绍俊

王跃文的散文集《喊山应》并不是将一组散文编
辑为一个集子，而是作者围绕自己的文学创作这一主
题专门书写的一本书。以1989年在《湖南日报》上公
开发表第一篇散文算起，王跃文已有30多年的创作
生涯，至今创作成果丰硕。在文学道路上行走到这一
步，还能够静下心来进行一番总结，不失为一种明智
的选择，也应和了孔夫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
而耳顺”，能够达到知天命和耳顺的境界，不就是因为
对自我有了一个清醒的把握吗？

《喊山应》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我的文学原乡”，二
是“我的文学创作”，三是“我的文学检讨”。湖南溆浦是
王跃文的家乡，他视家乡为自己的文学原乡，在第一部
分里，他讲述溆浦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以及家族亲人
的故事，这一切都化作了无形的力量，加注在他日后的
写作之中。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其实都是围绕创作表
达自己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前者是以创作时间为经，介
绍了创作和出版过程中经历的事情；后者侧重于对一
些文学现象和问题展开论述。整本书一气呵成，如行云
流水般娓娓道来，读起来毫无挂碍之处。王跃文是以非
常坦荡、诚实的姿态来书写这本书的，他不遮掩什么，
也不粉饰什么，而是敞开心灵面对读者。

我在阅读这本书时，更在意的是书中所传递出的
文学观。王跃文在书中说，他是“顽固的现实主义文学
者”，这是一个很好的称号。在进行创作的这30余年
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同样
也风起云涌、变幻莫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作家要
做到在创作中保持“顽固”实属不易，但王跃文做到
了。他写这本总结性的书，可以说就是在对他的“顽
固”进行总结。所以，我将《喊山应》看成是一个顽固的
现实主义作家的自白。

现实主义一直是被极力提倡的文学主张，也是当
代文学的一面高高树立的旗帜。但也许是极力提倡的
缘故，加之文坛的风风雨雨，现实主义文学变得越来
越语焉不详。很多作家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他
们所进行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其实与真正的现实主
义相去甚远。王跃文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他在书中提出

“伪现实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应该直面
现实问题，有所批判、有所担当，而伪现实主义则是以
逃避的方式处理现实问题。开始写小说时，王跃文还在
政府部门工作，看到了官场的种种恶习，他的小说多以
官场人物和生活为题材。这时，他选择了以真正现实
主义的方式来写这类现实题材，因而给他带来很多的

“尴尬”。他说：“如果用伪现实主义手法写作，就不会
尴尬了。”长篇小说《国画》的遭遇应该是他所面临的
最大尴尬。围绕《国画》的创作，王跃文谈到了现实主
义文学的批判精神。他说，文学关乎理想，但实现理想
的路径“至少应有批判精神”。在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
之间的关系上，王跃文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理想
应该蕴藏于现实，而不是超逸出生活的真实，不能是
作家的一厢情愿，如果这样去表现理想的话，“极可能
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伪现实主义”。

王跃文在书中多次谈到理想主义，谈到现实生活，
也谈到批判精神，在他的现实主义理念里，特别强调要
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国画》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他称
这“是一部孤愤之书，也是一部忧患之书”，也就是说，
这部小说的写作与他当时的现实处境以及情感心态密
切相关。他这样描述当年的状态：“我曾成天面对忙乱
无序的工作，不知何日是尽头。虚无感、荒凉感，时常会
堵在胸口。”正是忠实于自己的心态，他写出了《国画》
以及《无头无尾的故事》《无雪之冬》《秋风庭院》《今夕
何夕》等一批中篇小说。后来他写类似题材的小说似乎
批判的锋芒有所收敛，这同样与他的心态变化有关，

“到了写《苍黄》的时候，我的心态越来越平和了。同年
轻时的郁愤悲凉相比，内心多了些温暖、理解、宽容。”
我们从这种变化中可以感到一种真实的力量。

在王跃文的现实主义版图中，真实占有非常大的
比重。这真实不仅包括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也包括
作者主体精神的真实。因此，他极力反对在写作中说
假话、说违心的话，他认为他的作品“不过是真实表达
而已”。王跃文显然对主体精神的真实更加看重。这其
实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现实主义文学
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的真实，但现实主义文学同时也
反对镜子论，认为反映现实并非像镜子式地呈现客观
映像，在这里就存在着作家主体对现实的认识和把
握，存在着如何透过表象看到现实真实的本质。王跃
文说：“小说中的真能达到什么样的深度，与作家的思
考力和批判力相关。一个作家没有对生活的审视，没
有在作品中体现出他对真理的追求，他的写作是无
力的。”在他看来，经过作家思考而获得的真写在小
说里面就能达到“比现实还真”的效果，因为它是“经
过了作家对现实的提炼与祛蔽，呈现出一种本质上
的真。”王跃文不太赞成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情直
接挪移到小说中，也多次申辩他小说中的人物是没
有原型的，他强调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如何让虚构的
故事具有真实性？王跃文提出了一个“大虚构”与“小
真实”相结合的方法：“小说要有大虚构，但一定要有
无数的小真实，要有大量生活细节的真实。这些细节
真实能把一个大虚构托起来。细节的真实只能从生活
中来，这是小说‘出神’的前提。”另外，王跃文从来不
是将文学的真实性孤立起来对待，他认为作家反映真
实是与其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价值取向密切联系在
一起的，“文学当然首先必须真实，因为真是善的起码
前提；但仅有现象的真实还不够。文学除了描写和展
示，还必须有一种向善的力量，这种善其实就是一种
价值判断。”

尽管强调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但王跃文并不因
此认为小说可以一味地书写黑暗和丑恶。他说：“我害
怕描写黑暗的过程，也不忍把所见的真实全盘告诉读
者。我有限度地描写着生活的不堪，内心压抑着巨大
的痛苦。”《国画》出版后，有人批评王跃文还可以写得
再深刻一些，意思是说现实中还有比小说所写的内容
更黑暗、更严重的部分。王跃文并不接受这种意见，他
说：“假如把生活中严酷的真相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
才是所谓的深刻，我并不同意。人间的很多黑暗是不
忍看的，不值得用文学来展示。”为此，他提出“作家不

要做女巫”的观点：“有时候，我发现作家似乎成了只
擅长讲述恐怖故事的女巫。我们的喉咙越来越不适合
歌咏，日渐粗粝的声带只会诅咒和号叫。我们最拿手
的仿佛只是写生活的负面，以博得深刻和真实的赞
誉；而当我们试图写写正面的生活，则被指为虚假和
浅薄。”他不愿意成为一个女巫式的作家，他认为：“文
学可以表现恶，但它的精神内核必须是善；写恶的文字是
站在恶的泥淖深渊里对人类生命本质的追问，对真理的
追问，对美和温暖的渴求。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
论它怎样穷形尽相地描写恶、犯罪、病态、贪婪、欲望，甚
至歌颂毁灭、诅咒人类，它的精神底蕴却一定是对人类
命运的悲悯，对人类沉沦灵魂的救赎。”

王跃文所处的创作环境是一个现实主义与现代
主义交集和碰撞的时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被大量引进，成为文坛被
效仿和推崇的新时尚，一度大为风光。在这个过程中，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由对抗逐渐走向融合，进入到相
互吸收相互影响的新阶段。不少现实主义作家的确通
过对现代主义的借鉴和学习，大大拓展了文学表现的
空间。但即使如此，王跃文始终“顽固”地以现实主义为
尺度，确定了他的“好小说”标准。他认为好小说的标准
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必须讲好故事，第二个层次
是“塑造出可以进入文学画廊的人物”，第三个层次是

“贡献思想光芒”。如果一部小说能做到这三个层次，就
有可能成为文学经典。讲故事和塑造人物确实是现实
主义文学的基本功，但不少现实主义作家也许会在故
事性和人物塑造上下功夫，却忽略了小说的思想光
芒。王跃文不仅强调要有思想光芒，而且还将其置于
最高层次上，恰好证明了他对现实主义有着透彻的理
解。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世界观，
是一种对自然和现实采取忠诚态度的世界观，现实主
义文学强调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
含着对意义的诠释。只有当作家给所描写的对象赋予
意义，作品才会闪耀出思想光芒。王跃文将其作为好
小说最重要的标准，自然特别看重作家的思考能
力——“没有理由要求作家们都是思想家，但作家必
须得有敏锐的洞察力，对社会的进程和生活的流向有
前瞻性的思索。”王跃文在小说写作中始终以这三个
层次作为追求，这也是他能够写出好小说的重要原
因。尽管他的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追求依旧
可以讨论，但心中有了这三个清晰的目标，哪怕身边
涌现出无数新奇的文学，王跃文完全可以自信满满地
在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上“顽固”下去。

（上接第1版《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迈上繁荣发展新台阶》）
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作为此项工程的一部分，直接

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提供资助。2017年以来，少数民族重点
作品扶持项目共扶持作品254部，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起到
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中国作协从2013年起开始实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
译工程，对已经与国内外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的当代少数民
族文学作品给予资助，截至2021年8月已资助134个项目。翻
译扶持项目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项目分为民译汉专项和汉译民专项，其中民译汉专项在2017
年至2019年间扶持作品24部，汉译民专项在2017年至2019
年间翻译汉语作品186万字。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自2018年设立
“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
个品牌项目，对青年少数民族作家有着极好的示范作用，也有力
推动了基层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成长。2018年至2021年，共评
选出38位作家的38部作品，并通过《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加强
宣传，组织改稿会、安排丛书作者参加采访采风团、开展丛书作者
进书店进校园等活动，为入选丛书的作者提供学习提高的机会。

为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理论评论建设，扶持培养少数民
族中青年文学理论评论家，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经验和问题，
2020年中国作协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签约项目。确
定8人签约，其中博士6人、硕士2人，年龄均在50岁以下。

一年一度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论坛”是“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发展工程”的重要内容，主要进行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
建设扶持，增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力量，推动少数民族文学
的繁荣发展。论坛自2013年实施以来在少数民族文学界产生了
积极影响。五年来，分别围绕“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等议题展开了充分研讨。

五年来，中国作协引领各民族作家全面而深入地认识新时
代，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深
刻认识到新时代少数民族作家肩负着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
各少数民族作家勤奋创作，以优秀的作品反映时代风貌、引领时
代风气，高举民族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引领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气风发地向着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本报讯 日前，由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上
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和上海何建明文学研究
院主办的首届“何建明中国创意写作奖”在上海揭
晓。经过专家组严格评审，此次共评选出作品奖
1名，新锐奖2名，理论奖特等奖2名、一等奖3名
（空缺1名）、优秀奖6名以及教学贡献奖1名。

“何建明中国创意写作奖”由中国作协副主
席、作家何建明捐资设立，每年度评奖一次，旨在
激励优秀的创意写作作品创作，奖励更多杰出的
作者、教育者与组织者关注并参与到创意写作的
建设与发展中，立足中国现实，讲好中国故事，建
设中国学派。该奖自今年9月3日启动征稿至11
月截止，共收到全国各地150多位作家的近200
部（篇）投稿，其中既有文坛名家，又有创意写作专
业作家、高校师生和广大文学写作者。

获得本届作品奖的是云南作家张庆国的《犀
鸟启示录》。该作品融合了深度报道、生态文学、
科普文学、地方志、行业史等多种文体，反映了中

缅边地鸟类自然保护区的现状，重现了观鸟从业
者的在地生活，展望了仍尚未进入大众视野的观
鸟旅游可能拥有的蓬勃发展的未来。作品不论内
容还是形式，都给当代纪实文学提供了新的思
路。青年作家向迅、叶炜分别凭借散文集《与父亲
书》和小说《还乡记》获得新锐奖。其中，前者以儿
子的视角书写操劳一生的父亲生命最后的时光，
是一部纪实与虚构交织、现实与历史互现的创意
之作；后者是叶炜“城乡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聚
焦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东部的“山乡巨
变”，展现了“70后”一代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本
届的理论奖共有109部（篇）著作或论文参评，最
终，中山大学教授戴凡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刁克
利获得特等奖，格雷姆·哈珀、柳伟平、王文捷获得
一等奖，安晓东、卢文婷、孙国玲、苏子晴、张纯静、
朱丛迁获得优秀奖。长期从事创意写作教学实践
和创作研究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获得教
学贡献奖。 （沪 闻）

本报讯 11月 10日，由浙江越秀
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新时代
文学研究与实践中心和浙江省高校文艺
评论联盟共同主办的晓风长篇小说《湖
山之间》研讨会在浙江绍兴举行。中国作
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出席并讲话。程光
炜、艾伟、蔡家园、刘洋、朱文斌、刘家思、
朱寿桐、高玉、翟业军、傅小平等专家学
者、主办方代表及作者晓风与会研讨。研
讨会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吴义勤认为，《湖山之间》书写的是
崭新的题材和人物，展现出作家敏锐开
阔的艺术触角、热切的现实情怀、博大的
创作雄心，体现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小说
语言干净雅致，有古风诗韵，但又没有学
究气。小说既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性、丰厚
的知识性和思想性，又有饱满的生活细
节，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

精神。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心灵变化贴合
着时代和生活的脉搏，具有地域文化的
烙印和强烈的时代特色，满足了读者的
阅读期待。

《湖山之间》发表于《中国作家》，并
由作家出版社同步出版单行本。作品以
一起学生突发事件为纽带，在时空交错
的视阈中串联起各色人物场景，描绘了
一对母女的命运史和心灵史，展现出社
会转型期的人间万象、城市与乡村的风
俗嬗变、两代人的观念碰撞，映射出时代
变迁之景。与会者认为，在艺术构思、题
材处理、人物描写和思想意蕴方面，《湖
山之间》呈现出小说应有的丰富性、复杂
性。小说在时空交错的视野中折射出时
代变迁中的常与变，将传统叙事与意识
流技巧相结合，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题材
创作的重要收获。 （浙 文）

专家研讨晓风长篇小说《湖山之间》首届“何建明中国创意写作奖”揭晓

（上接第1版《“你眼里的浩瀚星辰就是我们的”》）
王 毅：是怎么做心理测试的？
王亚平：画一幅画，３个人集体完成轮流画，一个人画时

随时被打断，另一个人接着画，中间不能有任何交流，你又要
知道别人的想法，几轮下来，得画出一幅完美和谐的画。举个
简单的例子，张晓光师兄有一次想画条铁路，画了两条平行线
的时候被老师打断了。我上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横
线全画上了，但是画得太不像铁路，等整幅画完成之后我问了
一下聂海胜：“师兄，你知道我们画的是什么吗？”他当时想都
没想就说：“铁路吧。”这种默契度还是很高的。

王 毅：挺有意思的。人们看到的是你赢得了无数荣誉与
掌声，背后的疲惫和泪水只有你自己能体会。现在回过头来，
怎么看这一段经历？

王亚平：航天员大队有句话：“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
过，就不知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就不知道

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你没有拥有过，就不知其中的真
谛。”只有经历过百炼成钢的人，才能深刻地体会这句话。

王 毅：人们对你印象最深的，恐怕要算“天宫一号”上那
场精彩的“太空物理课”了，尤其是孩子们。当时具体情况是怎
样的？

王亚平：那次太空授课是一次科普教育活动，目的就是为
了激发青少年对美妙太空的向往、对科学探索的热情，因此我
们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比如教具的准备、教学内容的准备、授
课方法的准备，甚至包括对课堂教学心理知识的了解。我们针
对同学们在课堂上已经掌握的相关常识，挑选了一些非常有趣
的小实验，在太空里能达到最好的演示效果。上课时，8万所学
校的6000多万名中小学生同步收看了直播。我在两位师兄的
帮助下，在失重状态下顺利完成了质量测量、单摆运动、陀螺运
动、水膜和水球5个基础物理实验。后来，我收到了很多孩子的
来信，他们纷纷说也要当航天员。现在回想起来，那种亲手为孩

子们播种航天梦想、开启追梦旅程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王 毅：以后还会重返太空吗？
王亚平：从太空回来后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训练，这几年

一直在备战空间站任务，随时准备重返太空。作为航天员，在
太空中，天宫是家，祖国是梦；在地面上，祖国是家，太空是梦。
我们航天人矢志不渝的使命，是随时听从召唤，随时准备出
征，为实现我国航天强国梦贡献力量。

王 毅：空间站任务都怎么备战？
王亚平：在未来的空间站任务中，航天员的在轨运行时间更

长，要求更高。因此必须坚持开展常态化训练，保持最佳的身体状
况和精神状态。针对未来的空间站任务，还要学习空间站基础知
识，开展舱外服训练、水下训练等一些针对性更强的科目。

王 毅：你是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又是女军人的杰出代
表。你的梦想就是我们中国女性的梦想，也是全世界女性的梦
想。期待你再次飞向太空的一天，加油！


